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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俗纸扎的缘起与嬗变

路 春 娇

（石家庄铁道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，河北 石家庄　０５００４３）

　　摘　要：纸扎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手工艺，其与华夏民族的民风民俗紧密相连。纸

扎文化缘起于原始宗教的巫术祭祀活动，后随着汉代纸张的发明与普及，实体纸扎逐渐产生，
并在宋元时期得到迅速发展，明清时期达到鼎盛，至今，仍有多个地域存在着纸扎文化。总体

来说，民俗纸扎是古老的华夏民族民风民俗的延续与展现，是“活化石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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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纸扎，顾名思义，用纸作为主要原材料配合其

它竹、木、芦苇等材料扎制而成的各种五彩斑斓的

人、动植物、器物等形象。民间百姓给它起的称呼

很多。这些称呼常常是因地域的不同而不同。如

扎纸、扎纸活儿、扎罩子、彩糊、糊纸、糊纸活、纸活

儿、彩扎等。最初，专家、学者将纸扎的含 义 概 括

为广义、狭义两种。其中，广义的纸扎包 括 众 多，
涉及花灯、风筝、游艺民俗表演道具（龙头、狮头、
采莲船等）、宗教拜忏超度用品、戏台、彩门、门面

装潢、匾额以及丧俗祭祀纸扎；狭义的纸扎则主要

指的是丧俗祭祀纸扎，就是用于丧葬祭祀活动中

的阴宅、钱库、童男童女等可以焚烧的纸扎品。但

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民间工艺品类的不断发展与完

善，灯彩、风筝、龙狮表演道具逐渐从纸扎工艺里

分离了出来，发展成为独立的民间工艺品类。同

时，很多专家、学者认为花灯、风筝、龙狮表演道具

只能算是纸扎的衍生品，传统的地地道道的纸扎

本来就是与丧葬文化密不可分，因此，将纸扎以狭

义的丧葬角度理解更为准确、恰当。不管怎样，作
为一门老手艺，纸扎因与民风民俗的紧密相连，被
祖先、匠人们世世代代相传下来，历经风雨洗礼，
制作工艺及品类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纸扎是在

何种历史机缘下孕育产生的以及它又是怎样发展

演变的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的话题。现在，踏着历

史的足迹逆流而上，穿越到久远而模糊的原始时

代去探寻纸扎的文化起源，并以此作为线索，描绘

出它漫长而悠久的发展轨迹。

　　一、纸扎的缘起

从根源上来说，纸扎文化缘起于原始 宗 教 的

巫术祭祀活动。“巫术”即是“巫”与“万物神灵”进
行沟通的一种形式，这种形式通过祭祀等活动展

现出来。大量考古学和人类学材料表明，巫术观

念是原始人世界观最突出的特征。他们所遗留下

的大量壁画、雕刻多具巫术含义。如史前洞窟壁

画中的一些动物形象上有被长矛刺戳或棍棒打击

过的痕迹，有的动物甚至身中数支标枪，这正是原

始人对动物施加的巫术活动，借以祈求狩猎成功

的美好愿望；有的动物形象甚至被多次重复刻画，
这恰恰表明首次巫术活动结果良好，原始人更加

对其充满信心，反复作画，以求幸运常伴左右的表

现。而这些恭敬、祈求等诸多朴素的人类生存思

想与纸扎的祈祷、祝福等民俗意义有异曲同工之

妙。这些壁画及雕刻只是原始人对所谓“灵识”的
一种最初的表达形式，后来逐渐演变成通过虔诚

的祭拜方式来取悦神灵，从而对自己产生神秘的

保佑作用。此后，这种原始宗教崇拜逐渐分化为

自然崇拜、灵魂崇拜与祖先崇拜三类，它们构成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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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原始崇拜的基本体系，不仅是华夏文化精神

的重要起点，也是纸扎文化得以孕育的精神土壤。
关于祭祀的概念，《尔雅》中这样提到：“祭为天祭，
祀为地祭。”［１］它是人类表达对自然神灵和祖先神

灵的崇拜，并祈求神灵降福、庇佑的特定仪式。随

着时间的推移，原始巫术祭祀活动开始逐渐走向

正规、成熟，并有类别之分，如图腾祭、社祭、傩祭、
蜡祭等，祭祀的阵容也越发庄严隆重，寄托人类精

神思想的形式由单一的绘画也逐渐演变为实体祭

品形式。所有这些祭器的功能与后来人们民俗生

活中的纸扎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，都有针对性地

表达了人类的各种愿望、诉求，直至最后逐步演化

为纸扎等民俗样式。
同时，丧葬 文 化 也 在 原 始 社 会 得 以 孕 育、发

展。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，原始人的内心情感逐

渐丰富，思维认识再度深化，对祖先及逝去的亲人

渐渐产生深深的崇拜及怀念之情。因而，为了表

达自己对祖先、亡者的哀思，原始人开始试探性地

使用各种石、骨、蚌、陶、玉、象牙等材料制成的器

物，乃至活人活牲等来进行陪葬活动。据考古发

现，原始社会后期也出现了具有象征意义的随葬

品，也就是说出现了专为亡者制作的没有实际使

用意义的随葬之物，具有明器的性质。如龙山文

化出土的陶器随葬品多比实际型号要小，且制作

不按程序，有的是直接用手捏就而成，粗糙而不具

真实使用价值。这种人类早期制作的明器与后世

随葬品中的俑具有相似的功用。而后随着汉代纸

张的产生，人类因其方便使用、物美价廉开始以纸

糊成各种纸人纸马等明器形象进行陪葬，借以表

达对亡者的哀思，这也是人类进行灵魂安慰的一

个演变过程。
到了奴隶社会，巫术祭祀仪式的神秘性、庄严

性越发在人类心灵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并且

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礼乐文化，即“礼教”与“乐教”
并提而形成的教化体系。于此过程中，祭祀的地

位更加牢不可破，祭器、法器品类繁多。其 中，以

一种祭祀时盛放食物给鬼神享用的器皿———青铜

器最具代表性。它就是巫师最重要的法器和道具

之一。统治者更是借其神秘性、怪诞性营造出庄

严肃穆之感，强化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，从而达

到巩固王权的目的。《左传》中这样写道：“夏禹用

贡金（铜）铸九鼎，铸鼎象物，万物而为之备，使民

知神奸……用能协于 上 下，以 承 天 休。”［２］意 思 是

说青铜器 是 用 来 协 助 巫 师 和 神 灵 进 行 沟 通 的 媒

介，并以此来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。青铜器

上的纹饰和造型就是猛兽、动物神的化身，可以帮

助巫师与神灵沟通，从而达到辟邪、赐福、佑主等

目的。这种美好的愿望、祈求也于后世被琳琅满

目的纸扎祭品所充分展现出来。
而丧葬风俗发展至奴隶社会，除了常 见 的 陶

器、玉器、青铜、漆器及其他生活用品作为陪葬品

外，活人殉葬广泛存在，尤其在夏商时期贵族死后

盛行以活人殉葬。至周朝，人们认为拿活人作为

牺牲过于残暴，便试着用草扎束成人的形态，谓之

“刍灵”，来 进 行 陪 葬 活 动，这 也 是“俑”的 一 种 形

式。巫师通常要对着“刍灵”念咒作法，使其具备

人性，借 以 满 足 亡 灵 的 需 求。《周 礼》书 中 曾 说：
“及葬，言鸾车象人。鸾，遣车也。象人，以刍草为

人。”［３］讲的正是此事。其意义是说古人进行葬礼

的时候，讲究扎制陪葬的彩车和服侍墓主的侍者、
随从。这些侍者、随从是用刍草（一种草本植物）
简单扎制而成的具有明器性质的“象人”，即看起

来与人的形象很接近的一种“人形物”。这便是上

面提到的“刍灵”，下葬时，巫师对它实行巫术，这

样这些刍草之人便具有了人性，可服侍墓主，听从

墓主差遣。因而，凡祭天地、神祇、先祖等，杀人祭

祀的野蛮迷信逐渐被“刍灵”所替代，佐之以牲畜，
逐渐成为风俗。至春秋战国，活人殉葬现象逐步

减少，改 为 用 陶、木、石、铜 等 材 料 制 作 的 人 形

偶———俑来殉葬，可见俑作为“明器”的功用。
到了秦代，明器俑在丧葬习俗中已广泛普及，

并逐渐取代了牛羊等其他殉葬品的实用性，重象

征意义。从活人活牲到“刍灵”、随葬俑的丧葬文

化的演化、变革可以看出，人类思想文明的不断成

熟、进步，而诸如秦始皇兵马俑气势磅礴的随葬规

模至今仍让人震撼不已。这段历史时期的其他随

葬品不外乎各种陶器、玉器、青铜、漆器、酒等。其

中陶器、玉器的质量、数量明显要好于原始时期，
而俑也被诸多学者认为是后世纸扎的近亲，是丧

葬明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承接之物。
总的来说，在纸扎实体产生以前，祭祀与丧葬

文化已成 为 华 夏 民 族 民 间 生 活 不 可 缺 少 的 一 部

分，只 是 祭 品、随 葬 品 的 内 容 及 表 现 形 式 有 所 不

同，但与后世纸扎的功用都较为相似，为纸扎实体

的出现奠定了基础。

　　二、纸扎实体的嬗变

随着历史的脚步步入汉代，造纸术的 发 明 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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纸张逐渐得到了广泛的应用。此后的一段历史时

期里，人们发现纸具有柔韧性、拉伸性等优点，并

且方便普及，称得上物美价廉，尤其可搭配颜料、
竹、芦苇等材料制作出各种各样的器物及男女老

幼形象。这对于制作各种不具实际使用价值而专

慰亡灵的明器来说再合适不过了。因此纸制明器

在 丧 葬 风 俗 中 逐 渐 崭 露 头 角 并 逐 渐 得 到 广 泛

应用。
在此之前的祭品及随葬品只能算是纸扎的前

身，而实体纸扎的具体产生年代至今已无从考究，
确实令人遗憾。现在根据考古研究也只能把纸扎

实体的产生最早追溯至十六国及唐阶段。这个纸

扎实体来自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十六国到唐代

时期的墓葬群。其中发现的纸明器有纸鞋、纸冠、
纸腰带、纸棺等。由于考古发现的这个时期的纸

扎品非常稀少，不能概况出整个十六国及唐阶段

纸扎的具体发展状况，因此只能就吐鲁番出土的

这些纸明器进行说明。可以断定的是这些纸制明

器尚属早期发育阶段，人物形象是直接剪制而成，
概况简洁；鞋冠是用纸张多层糊贴并直接穿戴在

亡人 身 上，后 加 线 缝 制 的；棺 材 骨 架 用 细 木 杆 扎

成，从前至后，有五道弧顶支撑作支架，再糊上废

纸，外表为深红色。纸张来源为废弃文书，上面多

有废旧文字，距今已有１２００多年的历史。
同时，考古还发现了阿斯塔那盛唐到 中 唐 墓

葬（贞观到大历）中的纸人形象，共七个。有人认

为此乃“人胜”剪纸。“人胜”是一种风俗，是古时

妇女于人日（农历正月初七日）所戴的装饰物。源

于古代荆楚风俗，妇女们在人日剪彩或镂刻金箔

为人形，贴于屏风或戴在发上，以讨取吉利，称为

“人胜”。专家们通过深入比对研究，认为“人胜”
剪纸本是古代妇女在人日所用，放到墓葬中陪葬

的可能性极小。加之，该墓葬中发现的纸人形象

比“人胜”剪纸要大一些，并且制作粗糙，不具有实

际的佩戴或装饰价值，而只具有明器的性质。鉴

于此，专家认为该墓葬中发现的人形剪纸并非“人
胜”，只是明器—纸扎的雏形而已。而唐代的中原

文化已很发达。唐吴兢的《贞观政要·简约》曾记

载：“闾阎之内或侈靡而伤风，以厚葬为奉终，以高

坟为行孝，遂使衣衾棺椁，极雕刻之华，灵车而冥

器，穷金玉之饰。”从中，可知唐太宗时期一些贵族

的丧葬已很是讲究，要有灵车和很多冥器进行陪

葬。同时，司 马 光 在《司 马 氏 书 仪》卷 七 的《丧 仪

三》中这样写道：“自唐室中叶，藩镇强盛，不尊法

度，竞其侈靡。他们扎成祭屋，高达数丈，宽 数 十

步，又扎起鸟兽、花木、车马、仆从、侍女，穿上用增

绮做成的衣服，待枢车经过时，全部焚烧。”［４］意思

是说 唐 代 中 期，一 些 藩 镇 势 力 强 盛，常 常 不 尊 法

度，在丧葬祭祀上非常奢侈。每逢丧礼，往往要扎

制高达数丈的屋宅，还要扎制很多车马、侍从、动

物等形象，焚烧后以供亡灵所需。唐贵族的丧葬

风俗可见一斑。从中也可看出，丧俗纸扎确实在

唐代的局部地域得到了发展，至于在民间丧俗中

普及到什么程度还无从考究。
宋元是纸扎业的大发展时 期。尤 其 是 北 宋，

政治稳定、经济繁荣、国家富庶、百业兴 旺。朝 廷

在民间丧葬方面主张一切从简，反对用奢侈的金

银财宝作为明器来陪葬，加之先进的造纸术、活字

印刷术使纸张在当时的宋代社会里更加普及，更

加方便实惠。同时，佛教思想文化的成功本土化

以及道教思想文化的广泛传播，也使得人们对神

佛、仙鬼的信仰有增无减。上述这些因素都使纸

扎在北宋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，并一直延续到了

明清。在宋代，纸扎已发展到吉祥喜庆与丧俗祭

祀两大类。前者来源于古代民间祭祀传统中的祈

福思想，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对节日及

重要日子的庆祝，即喜庆吉祥类纸扎。这在宋代

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》中已有记载。各种节日灯

笼、寿桃、寿星、麻姑、彩狮、猛龙等纸扎皆是为迎

合大众思想生活需求而应运而生并广为流传下来

的，至今国内仍有用纸扎来庆祝节日的风俗。这

也是 人 们 讨 吉 利、庆 吉 祥、求 护 佑 的 民 俗 表 现 之

一。遗憾的是，今天很大一部分人已逐渐淡忘了

纸扎的吉祥寓意，只将其局限于明器的不祥之说，
但五彩缤纷的纸扎灯笼、风筝、彩狮、蛟龙却从未

在大家的视野里消失过，只是它们已经从纸扎工

艺中分离了出来，发展成为独立的民间工艺品类。
纸扎的另一种意义便是丧葬的明器，这源于由来

已久的民间丧葬习俗。宋代的纸扎明器有楼阁、
鸟兽、人物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唐代的基础上焚

烧纸俑的习俗已在宋代广为流行了，这也是对亡

人进行追思、对亲人进行慰藉的一种形式，民间传

说纸明器被烧化后，亡人即可得到、享 用。至 今，
该风俗仍遍及华夏各个地域。

北宋初年，人们称纸扎为“小脱空”，是用纸张

扎制并加以着色而成的偶像。此外，还有外表用

绩绢金银做成的“大脱空”。陶谷的《清异录》曾记

载着相关内容：“长安城里有专门生产和销售‘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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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’的许多店铺，组成‘茅行’”。在长安，每逢民间

丧葬时，丧 家 通 常 要 摆 放 出 各 种 各 样 的 偶 像（脱

空），也就是纸扎。制作“大脱空”的材料多为丝织

品，成本较高，做成明器焚烧，不免奢侈，后来，人

们便更多 地 选 用 纸 质 明 器 作 为 送 给 亡 人 的 礼 物

了。当然在宋代，纸质明器也可不用焚烧而直接

用来陪葬入墓。
总体来说，宋代纸扎行业的发展可以 用 繁 荣

兴盛四字来形容。当时的宋代，纸扎店铺众多，名
号各别、工艺精良、生意兴旺。北宋京城一带尤为

兴盛。当时纸扎作坊名称很多，如“纸马店”、“装

銮作”、“打纸作”、“冥器作”、“纸铺”等。同时，由

于受 佛 道 思 想 文 化 的 影 响，人 们 对 清 明 节、中 元

节、寒衣节这些祭祀节日都极为重视。每逢这些

节日，家家户户都要用纸扎品祭祖、祭亡灵，以此

来寄托哀思并祈求庇佑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
在宋代，每年中元节的前几天，市井街坊里便开始

卖冥器靴鞋、幞头帽子、金犀缎带、五彩衣服，这些

都是扎好架子后糊上纸制作而成的，然后将这些

东西焚烧，寄给祖先、亡灵。此外，每逢十 月 朔 日

（每月初一日称朔日）更有“十月一，鬼穿衣”的风

俗，这便是“寒衣节”。通常民间百姓在这一日也

要给 先 人、亡 灵 送 去 纸 制 衣 服，并 附 带 着 烧 些 纸

钱。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宋人一年当中喜庆节

日要用纸扎，丧俗祭祀也要用到纸扎，几乎月月用

纸扎，纸扎的需求量极高，难怪纸扎行业在宋代会

如此兴旺了，这种趋势在元代仍然能得到了延续。
明清时期，纸扎行业的发展在宋元的 基 础 上

达到了鼎盛。上自高官显贵下至普通百姓，对纸

扎的功用都极为推崇，这也是民风民俗长期浸染

的结果。从部分地方志记载来看，明清纸扎的品

种样式、制作工艺、艺术性等多方面均有不同程度

的发展、完善，整体水平超过了宋元。明代称呼纸

扎艺人为“扎彩匠”。这些匠人从祖上传下的饭碗

中不断摸索、创新，提高了手艺，以不同于他人的

手法 展 现 自 家 的 绝 活，极 大 地 丰 富 了 民 风 民 俗。
每逢喜庆节日，艺人们便各显身手，拿出绝活，制

作出种种喜庆吉祥的纸扎品。如麒麟灯、鸳鸯灯、
狮子、长龙、仙佛、寿星老，以及其他寓意吉祥的纸

扎品，可谓琳琅满目、风情万种。男女老幼喜上眉

梢，穿行于街里巷外，好不惬意。喜庆纸扎表现了

人们对美好生活、愿望的憧憬，丧俗祭祀纸扎则是

人们对祖先、神佛的崇拜与恭敬，对亡人的悼念，
也是对自己及家人的心灵安慰。正是“你方唱罢

我登场”。每逢丧俗祭祀，纸扎的这一功用便突显

出来。明清丧葬纸扎品类繁多、精致多 样：器 物、
人物、建筑、鬼神、动物等应有尽有，满足了不同阶

层的祭祀及丧葬需求。明《帝京景物略》记载：“十
月一日，纸肆裁纸五色，作男女衣，长尺有咫，曰寒

衣。有疏印缄，识其姓字辈行，如寄书然。家家修

具衣奠，呼而焚之其门，曰送寒衣。新丧，白 纸 为

之，曰新鬼不敢衣彩也。送白衣者哭，女 声 十 九，
男声十一。”［５］这是对明代“鬼穿衣”时节世人“送

寒衣”习俗的描述。到了清代依然如此。对于丧

葬纸扎，清《日下旧闻考》还记载了一段办丧事的

场景：丧葬很是奢华，参加出殡的人多达５００人，
有丧车、铭旌。铭旌高达５丈，上面缠绕 着 帛 布，
一次丧事 要 耗 费１００多 匹 帛，还 有 香 亭 幡 盖 等。
另有用纸扎糊的供奉物品，仅是纸糊扎的房屋就

有数十间；出殡的路上，还有专门在死者棺木旁歌

舞的优童，一路上跳竿走马，表演一些戏曲……种

种文献记载说明了纸扎在清代民间丧葬祭祀活动

中使用的普遍性。
民国以前，纸扎业整体处于 发 达 状 态。这 是

华夏民风民俗及儒道释思想文化相互融合，脉脉

相传的结果。它的兴旺说明了那一段历史时期民

间对它的大量需求，不论贫富贵贱，家家如此。富

足家庭多求纸扎品类高档多样，突显隆重；普通家

庭则多求尽好而为之，不可或缺。因而不免铺张

浪费，为世人造成一定经济负担。民国时期，这一

风俗依然如此，但已被质疑，源于世人对丧俗祭祀

的过度铺张，但纸扎风俗依旧延续。总之，丧葬纸

扎行业在民国乃至解放前仍是繁荣的。新中国成

立后，民俗纸扎被认为是封建迷信而一度销声匿

迹。改革开放以来，这一民俗活动逐渐复苏，并与

时俱进，发展迅速。

　　 三、结语

传统纸扎是一门纯手工技 艺。看 似 俗 气，却

是累脑子的活儿。它集雕塑、建筑、剪纸、彩绘、国
画、草编、裱糊等多种技艺于一体。制作 复 杂，劳

心劳神，要求扎制者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及扎制

能力，更要有恒心和毅力。这些形形色色的纸扎

品凝结着纸扎匠人诸多的心血，也包含着艺人深

沉、内敛的思想情感。面对这样一件淳朴、真诚的

纯手工制品，人们似乎不能再以惯有的思维意识

来看待它，而是要透过民间的丧俗之气，看到纸扎

的内在价值。当然，不同的地域及文化背景造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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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不同的纸扎扎制风格。它带给人们的是大善大

美的审美意蕴，也勾起了人们许许多多的风俗记

忆，那种不言而喻的乡土情怀萦绕在胸，久久不能

散去……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都是瞬间的过客，

而纸扎却犹如一位饱经风霜的千岁老人，在岁月

的旅途中淡定自如地向前行进着，边走边品味着

世风冷暖，人间百态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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